談「中州派」源流








王亭之

許多人請王亭之一談學習「中州派」斗數與玄空的經過，因為此派術數經王亭之公開之後，影響所及竟至台灣、京滬、南洋一帶，近年又影響到北美與歐洲。有朋友開玩笑說：「有自來水處皆談中州派。」這雖然是溢美之辭，可是亦非盡無稽。 

前兩天，有一個從星加坡打來的長途電話，介紹紐約兩位竹升建築師從王亭之學玄空，而且建議，王亭之的著述可由他們譯成英文；在夷島，亦有建築師擬請王亭之講授風水，蓋雖洋人亦耳「中州派」之名；王亭之一到圖麟都，便有西報記者來專訪「Lok Yang School」。王亭之問記者如何知道此派名堂，答曰：許多年前便已聽到中國朋友提及。如是種種事實，皆足以證明王亭之公開本門術數，不為無功。所寫的典籍，將來必成為「公器」，至少給研究者多一條參考的途徑。

至於王亭之自己，雖已專心學佛，只在公開術數的頭一兩年曾以術數問世，至今收山已七八年。蓋公開「中州派」的術數，目的只在向本門祖師交代，以免本門術數至王亭之即中斷，故公開之後，即避居夷島讀經修密。如今能親自看到自己公開傳播的成果，當然十分欣喜。於是想將自己的授受源流加以介紹，以免本門面目始終模糊。

關於王亭之習「中州派」術數的經過，多年前曾在一家週刊上略為談過，然而文稿並未編集出版，是故知者尚未見多也。如今不妨從頭一談始末。

一九七二年，王亭之還在做生意，代理澳洲的黃金白金。那一年，機緣巧合，台灣當局發給王亭之一份執照，可以免稅進口白金，而且依公價結匯。這真的是一條財路，因為光是美元的官價與黑市匯價差額，已經是一筆可觀的數字。

王亭之自小已學算命，因為家庭教育即包括醫卜星相、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，可是當時所懂的僅是「子平」，即八字推命之術，對於斗數可謂不屑一顧，因為看過坊間的斗數書，實在毫無義理，可說全屬江湖之術。

王亭之自己用「子平」來算，實在看不出有發大財之運。不過執照既然到手，生意總得要做，於是便跟一位台灣朋友合作，王亭之供應白金，負責向各銀樓推銷，他則負責送貨及收貨款以及解款入銀行結匯。頭一個月，每人即賺了一百萬元台幣。以當時物價，可以買一個高級大廈單位。照此情形，台灣朋友應該絕不會騙王亭之，做三年就已成中富，還何須吃母雞不吃雞蛋呢。
可是卻偏偏發生了意外。生意才做到第三個月，一家相熟的銀樓忽打電話來通知王亭之，說合作的朋友有異，因此他沒將貨款交給他，叫王亭之親自去收。王亭之聞訊立即赴台，果然人不見，公司關閉，一查銀行，全部款項提空。王亭之只能收回幾家熟銀樓的貨款，以及提回存海關倉的幾百安士白金，全部損失大概六七百萬台幣。這還不要緊，最要緊的是執照用公司名義領取，一倒閉，執照立時失效，以後再也不能做免稅進口台灣生意。那台灣朋友所騙，無非是半年至八個月的盈利，所以連銀樓的朋友也不明白，為甚麼他竟會出此下策。銀樓中人，黑白兩道都有來往，他們建議王亭之請黑道人物將此人找出來，再交白道的刑警法辦。王亭之是學佛的人，怎肯做這種事，況且損失還負擔得起，財路斷了，自己原來也沒有這麼大的財運，是故便將事情了結。
那時候，有一位朋友問王亭之信不信算命，有一位劉惠蒼老人，精通紫微斗數，但卻不用術行世，想他算命，只能由朋友帶去拜訪他，加以請求，來者報過生辰之後，他會合指掐算一番，如果肯拿張紙出來替你起星盤，那就是肯算了，但如果又天南地北，來者便應自行告退。
王亭之聞說有這樣的一位奇人，雖對斗數有成見，亦覺興致勃勃。
第二天，便跟朋友去拜候惠老了。既見惠老，報過生辰，惠老掐指稍作推算，立刻便拿紙筆出來。朋友對王亭之眨眨眼。王亭之則只見惠老一邊起盤，一邊神情肅穆，又不時抬起眼來望望王亭之。良久，星盤起好
惠老便問：「上月你應該破一筆不大不小的財，破了沒有？」王亭之點點頭。
惠老繼續說：「破財不要緊，恐怕從此還斷了財路，而且失去朋友。」王亭之聞言，不由驚異，不禁連連點頭。
惠老說過這兩句話之後，在星盤上批了十幾行字，便交給王亭之，說道：「你回去慢慢看。」朋友見說，便立即告辭。
惠老卻擺手道：「不忙，我想跟他談談。」於是吩咐換茶，便盤問王亭之的家世與學養。

一談起來，彼此原來有世誼。王亭之有兩位叔祖，一位曾任黑龍江省長，一位曾任東三省鐵路總辦、煤礦總辦。惠老的令尊，即在他們手下做事。
於是，惠老又考核王亭之的「子平」與風水，最後談到《易》。知道王亭之曾在師大講過暑期班的《周易》課程，十分高興。如是暢談了兩三小時，然後才送客。

王亭之回到酒店，將惠老批的斗數盤拿出來看，真的可謂不著邊際，無一字提及財運，只言道家的「無為」，然後說「名高招謗」，卻又說「無為則名高」，對未來運程沒作具體指示。當下也就算了。
第二天吃過午飯，帶王亭之拜訪惠老的朋友來電，說惠老請吃晚飯，席設僑聯賓館，吃湖南菜，邀了幾位朋友作陪。
王亭之問：「你知道我今晚搭夜機返港，還請我吃晚飯？」
朋友卻說：「惠老看過你的命盤，說你今晚不能成行，因此才邀晚飯。」

王亭之半信半疑，朋友卻說：「這樣吧，三點鐘我來你的酒店，等消息，如果班機不取消，我送你去機場，如果真的不能成行，我送你去吃晚飯。」
這樣的安排，王亭之當然答應。到了下午五時，航空公司來電，班機取消，因為颱風襲港，懸掛九號風球。

聽完這個電話，王亭之呆了半晌。如果用「子平」算命，一定算不出這回事，是則斗數豈不是出色過「子平」。

朋友那時才說：「惠老其實有意收你為徒，而且吩咐我到這時才跟你說，今天晚上，你就可以拜師。」當下王亭之遲遲疑疑，因為其時已學密宗多年，實在不想再花精神在術數上面了。

當夜飯局，朋友屢屢示意王亭之拜師，王亭之對惠老說：「我是學佛的人，佛家反對宿命論，斗數如果宿命，我便不想學。」

惠老聞言，笑著點頭道：「反對宿命的人，最應該學本門之術。拿斗數來說，本門認為星盤所顯示的只是人的天運，亦即是人的際遇與命運趨勢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地運跟人運。
地運即是社會環境，同一命盤的人，生活在台灣跟生活在大陸，際遇便完全不同，但命運的趨勢卻可能相同，在台灣的人吃冤枉官司，在大陸的人卻可能是被鬥爭。人運即是人際關係，這一點最為複雜。一個人，可能在二十歲那年結婚，亦可能遲三五年才跟另一個對象結婚，影響婚姻抉擇的，可能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，甚至朋友的幾句說話，這就是人運的影響了。太太不同，今後的命運便亦可能不同。有些太太不願意離開家鄉，便拖累了丈夫不能到香港台灣去，有些太太卻願意，這就影響了一家人的命運。所以怎能說是宿命呢？」
王亭之聞言，恍然大悟。

可是王亭之卻還追問：「那麼，你又怎麼算得出我上月破財呢？」
惠老聞言，笑說：「因為命盤顯示你正在走著一步假財運，如果不貪做生意，就不會破財，可是如今台港兩地的人，那有不貪做生意之理，所以我才問你財破過了沒有，如果你答沒有，我就會說，一定有一個似乎可發財的機會，可是你卻沒去做。」
王亭之再問：「如果不是宿命，惠老又怎能算出我的班機會取消呢？」

惠老哈哈大笑說：「明明曉得你坐飛機，還算不出。」

王亭之道：「然則同班機的人，他們的命盤都可看出班機取消？」惠老點點頭。

王亭之於是將騙自己那位朋友的生辰說出，撒謊道：「這位朋友跟我坐同一班機，可不可以看出班機取消這回事。」

惠老於是索取紙筆，即席起出命盤，邊吃邊看，然後搖頭道：「不對，此人目前正走著一步危險的運，他是逃亡。」
再看一會，便問王亭之說：「令你破財的可能就是這個人，他也正走著一步假財運。沒有這麼巧合的事。他不會跟你回香港吧，逃亡不像逃到通都大邑去，可能躲在鄉下。」

到此地步，王亭之口服心服，立即斟茶，當眾叩頭拜師，而且答應克日返台，補請隆重拜師酒。

正式拜師之後，王亭之每月必赴台灣，每住十天半月不定，如是兩年余。
那時，王亭婆幾乎肯定必有一個王亭細婆在台北，連在台北的堂兄，亦屢屢要見「細嫂」。說沒有，打死都不信，還提醒王亭之小心受騙，又說寧願由他介紹，他可以負責。他們怎知道王亭之那時學斗數正學得頭昏腦脹。每天上午十時左右開始聽講，一直至晚上十二時才結束，中間兩頓飯，惠老飯後小睡半小時，王亭之則利用這兩段時間來整理筆記，還抄錄據說是「洛陽邵家」傳出的「秘本」，實則即是八喜樓藏的鈔本，內容蕪雜，不盡關斗數。原鈔本已落在美國芝加哥大學，王亭之所鈔的是惠老的再鈔本。
學習期間，惠老自然向王亭之說明本門的源流，據本門相傳，斗數與玄空二術原來分流，到了宋代，則合流而成一派，中州派之名大概即在那時建立。
相傳宋代的白玉蟾，以及吳景鸞，都是本門的祖師。那時候，大概還未有一師只傳一徒之例。可是到了明代，本門卻發生了一件大事。

燕王棣在封邑，找到本門祖師跟他算斗數，許為九五之尊。後來明太祖傳位與建文帝，燕王是建文的叔父，因不忿太祖傳孫不傳子，於是便揮兵攻打南京，終於迫建文帝出走，而燕王棣則登帝位。燕王棣既登帝位，想起本門祖師的推算，又想起他曾為王府布置風水，於是便差人將他迎至南京，予以俸祿，但卻禁止他為人算命看風水。一代一師一徒的規矩，大概亦由那時定下來。
所以江湖流傳，亦間有中州派所傳的斗數與風水訣，只不過時有誤解，且只屬偶得一訣，這即可能是明代以前，傳授未懸禁例，因此本門口訣便易傳出。
王亭之問惠老，既然一代只傳一徒，何以會有一位陸斌兆先生亦得本門傳授呢？蓋王亭之初拜師時，惠老即以陸先生的書相付，囑回港閱讀，作為入門，故王亭之難免即有此問。
惠老說，他的師傅姓俞，為清代漢學家俞正燮的後人。俞氏家傳天文之學，故於清代即入欽天監做個小官。辛亥革命之後，欽天監撤消，俞師公失業，做過官的人又不好公開懸牌跟人算命看風水，是故生活頗困。後來邂逅陸先生的尊人，便接他到上海，請他教陸先生以斗數。教了幾年，抗日戰爭爆發，陸家走難，他則間關到了洛陽，就在洛陽認識了惠老，惠老其時掌軍駐守當地，不須打仗，清閒得很，他又為俞師公買宅，置妾，還送了一筆銀行存款，令他老人家能安渡晚年，由是便得到傾囊相授，成為正式的傳人。
王亭之問過惠老俞師公的名字，惠老只用國語含糊說出，但卻屢提俞正燮，至今為止，王亭之不知何故。不過惠老亦囑王亭之，不必對人多提他的名字，且說過份張揚名姓，會遭天忌，可能本身有事，亦可能後人不昌。或者不願多提俞師公的本名，即是這重緣故。是故王亭之決定將本門術數公開，亦用「王亭之」這個筆名，算是遵從惠老的吩咐，雖然這吩咐頗有迷信的成份。

王亭之還遵守本門一個規矩，即是：不以術行世，但隨緣結緣。

那麼，王亭之為甚麼卻要公開本門秘密呢？這絕不是為了出書賺版稅。要賺錢，算一個命即可能等於一本書的版稅了。只是王亭之不願重蹈先師的覆轍，到了七十多歲還要急於找傳人。如果永遠背著這個包袱，便很難專心讀經修密法了。為此王亭之除親授四十人外，只開過一期函授，目的只為發揚本門的聲譽。從此以後，便閉門謝客，寧願著書來談本門的術數。這樣做，既對得起中州派的歷代祖師，亦不會妨礙自己學佛。
將王亭之全部著作看過的人，已盡得本門的秘奧，是則王亭之便不必找一個弟子來叫他又背上只傳一徒的包袱。是故自己便可心安理得退出江湖。

（香港華僑日報１９９４年４月１８至２７日）

